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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志民，1957生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二级教授、
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历史博物馆馆长、农业农村
部传统农业文化遗产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农业农村部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专家委员
会委员，央视开讲嘉宾。

学术研究以西北与秦汉农业史见长，在中华农业文明、农业开发与环境史、中外交流
史方面皆有深入研究。先后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秦农业历史研究》《问稼轩农史文
集》等，主编《中国农业通史·战国秦汉卷》《图文版中国农业通史》等。

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关注、自己的学识，

投向生我养我的农业农村与农民，
或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心理与精神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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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戏称我们这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
为“泛农”一代，无论是出生在城市或农村、无论识字
还是不识字、无论在乡务农或进城工作，他们几乎都
曾拥有过农民的身份、参加过农业的劳动、经历过农
村的生活，这或是近现代中国社会涉农人数比例最
高的群体之一。

生于农家，长而务农、读而进城者，出身让他们
与三农有了不解之缘。即便是城里的知青，在那个
时代也因为“上山下乡”运动，而有过三五年或更长
时间的插队经历。应该说这一段抹不掉的经历，既
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自身的成长，也在某种
程度上作用或影响着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中国农林高校各类学科专业中，目前活跃着
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出生于农村，大学或硕、
博士阶段学习的是农林水牧，现在虽然生活在城里，
但是他们的教学科研与推广工作又多与三农有涉。
农事活动的经营主体固然是农民，但是这批人的科
技贡献与经营理念引领着现代农业发展的基本趋势
与方向。把研究与关注的视角投向涉农科教人员，
用一句话来讲，就是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打造涉农
题材的升级版。致力于三农问题，为自己的父老乡
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是直接为数亿中国农民
谋利益的大事业。我生于农家，学史、知农、事农，有
幸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把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关注、自己的学识，投向生我养我的农业农村
与农民，或是我们这一代人特有的心理与精神归宿。

奋力的挣脱

虽然年近古稀，但至今进入梦境的仍多是儿时
的家乡。我可以把记忆深处的东西娓娓道来，如数
家珍，因为那里是生我养我、青少年时代打上深刻印
记的地方。

在中国农村，农之子恒为农，那是一种无奈的坚
守；学而优则仕，那是一种奋力的挣脱。在众多农民
子弟中，我有幸成为后者。我高中毕业回乡后撬山
采石，险遭塌压；淘粪垫圈，不避污秽；试用新技良
法，以图增产增收。大凡一般人不愿干的活路我都
抢着干，曾被干部群众看作是好的青年农民之一。
我也曾顶风冒雪采访新闻、攀高就低刷写标语、日以
继夜编印简报，报道当时组织的冬季农田基建大会
战活动。缘此招录为民办教师，并进入推荐上大学
名单。说实话，我当时的这些努力与表现不乏青年
人的追求进步，但也是有一些私念的。那时我更多
地看到的是农村的破败、封闭、贫穷与落后，在很大
程度就是能尽快地摆脱这样的环境与走向另一片天
地，是它给了我不断拼搏的动力。但是进城以后，城
里人在很大程度上是视我们为另类，很长时间融不
到他们的圈子里。当然我们看城里人，也像《废都》
里写的那样光怪陆离。当我们费尽千般辛苦，终于
变得接近或者更像一个城里人的时候，我们突然发
现失去了许多，包括一个中国农民千百年来附着在
他们身上应有的优点与缺点。某些失去的东西或属
不得已而为之，某些或属必欲弃之而后快，但当你追
求的终极目标与现实大相径庭时，这时的惋惜与懊
悔之情往往难以言表。

宿命的就业

1977年恢复高考后入兰州大学历史系学习，二
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毕业分配至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
究室工作。四十余年前的杨陵，教学科研生活条件
相当艰苦，毕业分配对我而言只不过是从陕北农村
又进入关中农村而已，曾由此而犹豫徘徊过很长一
段时间。但农民的儿子都不爱农，还能指望其他人
吗？这一纯朴的信念或是能我坚持下来的精神动力
和源泉。

值得庆幸的是，西农古农学研究的微环境相当
不错。先贤辛树帜、石声汉教授是我国农史学科的
开创者，骨干农书大致校注一过，家底基本厘清；五
万册线装古籍为中国农业院校所仅有，常置座右可
供披阅查考；又有同室诸师友之教诲与切磋，是西农
最具人文气息的去处之一。

我在读书的过程中对“学然后知不足也”有所感
受，同时领悟到命运对自己的安排颇有几份合理
性。辛树帜先生一生办了两所大学，即兰州大学和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我有幸学于兰大而业于西农，以
赓续辛氏创设之古农学，这或是历史的安排和交给
我的使命和宿命。古农书中所谓的“传统农业科技”
正是我的农村生活经历中似曾相识的东西；而大学
阶段所受的史学熏陶，使我能从发展角度认识中国
农业。在学农的不太在意历史，学历史的不太知晓
农学的情况下，这种“两栖”的学术空间可以使我左
右逢源，并由此登堂入室，在农史研究方面做了一些
力所能及的事情。

问稼的历程

我以“问稼轩”命名我的书斋，祈知我者籍此以
见“唯日孜孜，无敢逸豫”的心路历程，而不以年景丰
歉论“农夫”之勤惰。

在西农农史学科的七十余年历史中，我已与它
相伴走过了四十二年并曾担任负责人二十多年，为
我校的农史事业倾注了情感、奉献了学术，也几乎
投入了自己的一生。除了自身的教学与科研外，我
两次（2005、2009 年）主持、设计、规划、建成了国内
目前展示体量最大的农业历史博物馆，完成了农业
历史由平面研究到立体展示的重大转变。向各级
领导、专家、游客、学生（甚至幼儿园的小朋友）介绍
悠久的中国农业历史与辉煌的科技成就，获广泛好
评；以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为依托，主持申
报并获批陕西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
地（2008年）、农业农村部传统农业遗产重点实验室
（2016 年），为农史学科可持续发展搭建了良好平
台；首倡“杨凌—中国农业圣地”（2004 年）学说，以

特邀专家参加“中国农民丰收节”（2018 年）设置论
证，并就举办地点、会议议程等提供了建设性意见
和建议；参与 2011年世界园艺博览会（西安）的前期
论证与申报工作，本人提出的“天人长安，创意自
然”，以对天长安（环境友好）、人长安（和谐社会）、
长安长安（西安更加美好）的意境阐释而入选世园
会主题词；接受中央及相关省市媒体访谈，参与拍
摄《齐民要术》（8 集）《大秦岭》《陕西人》《大关中》

《陕商》《樊志民说黄河》（8集独访）《丝绸之路》等文
史记录片与学术节目；2018年 11月作为央视一套开
讲嘉宾，从农业历史角度解读中华五千年文明可持
续发展的密码。“我们可以不知农、不事农，但是任
何人都不要轻农”的呼喊，成为媒体热词；2019 年 5
月 15 日，在《人民日报》“大家手笔”专栏发表《激活
中华农业文明蕴含的文化基因》，呼应了当时召开

的“亚洲文明对话会”。“中华文明以农为本的产业
结构、食为政首的重农思想、礼乐规范的约束机制、
休戚与共的群体观念、家国同构的宗法范式、天人
合一的和谐观念、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有机农业
的优良传统、精耕细作的技术体系、独具特色的丝
茶文化”等基本特质的归纳与总结，阐释了中华农
业文明所遵循的应时、取宜、守则、和谐等基本原
则，既是独具特色的理论与技术体系，也是中华民
族弥足珍贵的思想文化观念与精神价值取向。

理性的回归

随着年齿的增长与学术的深入，使我逐渐意识
到三农并不是那么不堪而工业与城市化也不是一好
百好，思想认识渐趋平和与理性。

钱穆先生曾独具慧眼地注意到农业文明与工业
文明的本质区别。他说农村人好言“养”字，“曰培
养，曰滋养，曰涵养，曰保养，曰容养，曰调养，曰绥
养，曰抚养，对一切物，如植物动物，乃至对人对己、
尤其是对人心内在之德性无不求能养。亦可说中国
的人生哲学乃至文化精神主要精义亦尽在此养字
上。但都市工商人则不懂得一养字，他们的主要精
神在能造。养乃养其所本有，造则造其所本无。养
必顺应其所养者本有之自然，造则必改变或损毁基
物本有之自然。养之主要对象是生命，造的主要对
象则是器物。此两者间大有区别。”又因所养对象为
生命与生物，所以更需顺其自然。钱穆以为这种东
方文化的“养育观”，和西方文化的“创造观”有根本
的不同。所以可以说，古代农业社会是生成、养成的
世界；而现代工业社会是合成、造成的世界。

在我们的思维模式里，习惯于把工业与农业、
现代与传统、科学与技能看成了先进与落后、创新
与守旧的关系。这种基于时序发展前后、生产方式
差异的评价体系，在某种程度上明显影响了我们对
各自的认识与评价。当终于变得接近工业化、现代
化、科学化时候，我们发现带给我们的并不是我们
完全想要的东西。如能源与资源的巨量耗费，土壤
水源空气的严重污染，化肥农药超标，食品安全性
的降低等，有的已经成为我们需要着力应对与解决
的问题。近些年来，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村落
中所蕴涵的大量文化信息形态也随之消失。城镇
化致使传统村落的社会组织形态和聚落结构发生
了脱胎换骨的本质变化，保存数量迅速减少或大量
消失。一些不合理的并村运动，也使农民远离了赖
以生存的土地资源和农耕生产条件，增加了社会重
构与农业的经营管理成本。相形之下，农村的田园
风光、清新的空气、绿色的食品，甚至出入相助、邻
里相扶持的社会结构与生活方式都在逐渐成为稀
缺性资源。

应该说，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农业、农村、农耕
文明占据了主导形态与较长时段。我们所讲的工
业文明，只是近代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在某种程
度上，我们可以说农业与工业都是人类生存的必要
产业，但农业为必需产业，工业不一定是必需产业；
工业生产具有明显的即获性特征而农业生产需要
经历漫长的生产周期；农业更多地利用的是地表的
自然富源，而工业更多地利用的是地下的自然资
源；农业强调的是对生态的顺应与利用，而工业突
出的是环境的征服与改造；工业是对原材料的物理
加工，而农业是对动植物的温情关照；城市社会反
映的是地缘关系，而农村社会反映的是血缘关系；
在文明时态中，农业文明属于过去时或者现在时，
而工业与城市文明则是现在时或将来时。农业与
工业作为人类文明依次出现的一、二产业，它们一
柔一刚，一静一动、一含蓄一张扬，百般差异不一而
足。它们各自形成的文化可以互补共生，但绝不可
以一种替代或改造另一种。

中华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我
们的诸多思想、文化与学说孕育于这一母体，萌生于
这片沃土。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
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
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
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
在和影响。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不但会长期并
存，而且中华数千年农业文明留给我们的许多有思
想、有智慧、有价值东西，仍然会作用与影响于我们
的工业与城市文明。

美好的祈愿

古代是以农业为基础产业的社会，现代是以
工业为主导产业的社会，这个时候形成的城乡二
元社会是鸿沟、是隔膜。但是在可以预期的未来，
在社会进化的高级阶段，城市与农村的对立与差
异或将逐渐抹平与消失。理想的居住与生活环境
应是兼具城市生活、田园风光与旅游观赏功能的
城乡综合体，是新时代生活、工作、学习、旅居的高
端形态。

在农林水牧生产、科研、示范过程中形成的大
自然、大景观、大色彩、大旅游，很可能是未来城乡
发展的基本趋向，也是乡村与农业独具的优势与资
源。所谓的大自然，就是要基本保留自然原貌，不
做太多的修饰与改造；大景观，就是要着眼于全流
域整体规划与布点；大色彩，就是利用山水草木、农
田植物的四季色彩变化所形成的视角冲击与震撼；
大旅游，更在于一趟行程的总体感受而不拘泥某些
细节。

适度的市镇规模、雅致的科教文化、秀美的田园
风光。按照“视觉美、听觉美、嗅觉美、触觉美、联想
美”标准，呈现中国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的整体美，
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结合。

新时代耕读文化，不是“耕”和“读”两个要素的
简单拼接，而是一种理念，一种生产生活方式。耕
是维持基本生存的物质基础，而读是格物致知、修
身养性的最有效方式。现代的耕读结合，体现了以
科教养学、劳动养体、自然养性、文化养心的和谐理
念。新时代的乡风文明，是浸润于心、向善于人、孝
悌于亲、亲睦于族、约束于德、规范于行、凝聚于力、
勤谨于事、忠诚于国的良好风俗以及文化与习惯的
倡行与养成。

当我们倡导精英回乡、资本下乡、耕读文化还
乡、适意生活在乡，当大家不再以城居判别人们身份
与地位高下，甚至以田园乡居为时尚的时候，乡村自
然也就振兴了。使过去的乡怨、乡忧，也就变成现在
的乡愁、乡约。若能循此前行，我们或能探索出一条
中国特色的三农现代化路径，渐臻让人企羡的理想
境界。

我向往青山绿水、田园风光、亲情睦邻、休戚与
共，若假我以年，我仍想再回乡村……

▶为小朋友们进行农史讲解。

▲樊志民在央视《开讲啦》栏目现场。


